
隨
着
二
○
○
八
年
八
月
八
日
的
臨
近
，
北
京
、
奧
運
這
些
字
眼
越
來
越
頻
繁
地

出
現
。
這
些
天
，
一
直
在
看
央
視
國
際
頻
道
每
天
晚
上
六
點
鐘
的
《
跟
着
聖
火
看
中

國
》
這
個
節
目
，
它
全
程
報
道
了
聖
火
在
內
地
傳
遞
的
整
個
行
程
，
海
內
外
觀
眾
跟

着
奧
運
聖
火
、
電
視
鏡
頭
，
伴
着
《
點
燃
激
情
、
傳
遞
夢
想
》
這
首
聖
火
傳
遞
的
主

題
曲
，
看
到
了
一
個
開
放
、
發
展
、
文
明
、
和
諧
、
進
取
、
生
機
勃
勃
的
中
國
。

回
想
一
九
九
三
年
，
我
們
僅
以
兩
票
之
差
敗
給
了
悉
尼
，
淚
灑
蒙
特
卡
洛
的
悲

壯
一
直
迴
盪
在
中
國
人
的
心
頭
。
所
以
，
當
二
○
○
一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的
那
個
夜
晚

，
在
莫
斯
科
國
家
大
劇
院
，
當
國
際
奧
委
會
主
席
薩
馬
蘭
奇
拆
開
信
封
鄭
重
宣
布
：

﹁二
○
○
八
年
夏
季
奧
運
會
主
辦
城
市
是
—
—
北
京
﹂
時
，
會
場
一
片
歡
騰
，
申
奧

代
表
團
成
員
激
動
地
擁
抱
在
一
起
歡
呼
。
看
到
或
聽
到
這
個
消
息
後
，
國
人
的
情
緒

自
然
達
到
了
空
前
的
高
漲
，
我
相
信
，
那
一
夜
，
許
多
中
國
人
都
度
過
了
難
眠
之

夜
。

想
起
二
○
○
四
年
第
二
十
八
屆
雅
典
奧
運
會
，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晚
上
守
着
電
視
，
看
着
看
着
我
便
睡
着
了
，
睡
夢
中
被
一
陣
歡

呼
聲
驚
醒
，
一
向
內
斂
的
老
公
興
奮
地
、
大
聲
對
我
說
：
快
醒
醒

，
看
電
視
，
劉
翔
奪
冠
了
！
我
看
了
一
下
時
鐘
，
已
是
凌
晨
二
點

四
十
五
分
，
電
視
裡
正
重
複
放
着
凌
晨
二
點
四
十
分
劉
翔
奪
冠
時

的
精
彩
瞬
間
，
雅
典
奧
林
匹
克
體
育
場
，
中
國
選
手
劉
翔
在
男
子

百
一
米
欄
決
賽
中
，
以
十
二
秒
九
一
的
成
績
獲
得
了
金
牌
。
看
他

奪
冠
後
興
奮
地
繞
場
一
邊
跑
，
一
邊
伸
出
右
手
的
食
指
高
高
舉
着

，
再
加
上
解
說
員
激
動
的
解
說
詞
，
一
時
間
，
我
的
睡
意
全
無
。

看
他
披
着
國
旗
，
一
下
子
跳
到
領
獎
台
上
，
使
見
慣
了
含
蓄
、
不

喜
形
於
色
的
中
國
運
動
員
的
觀
眾
眼
前
一
亮
。
我
最
喜
歡
劉
翔
跳

上
獎
台
那
一
瞬
的
動
作
和
接
受
採
訪
時
說
的
話
：
誰
說
亞
洲
黃
種

人
不
可
以
拿
到
奧
運
前
八
，
今
天
，
我
證
明
給
大
家
看
，
我
劉
翔

是
奧
運
冠
軍
！
他
說
這
話
時
的
表
情
，
看
了
讓
人
感
覺
一
個
字
：

爽
！

其
實
，
我
原
本
不
太
癡
迷
體
育
的
，
但

隨
着
奧
運
的
一
天
天
臨
近
，
我
還
是
非
常
想

看
劉
翔
的
男
子
百
一
米
欄
、
中
國
男
女
跳
水

和
體
操
。
而
劉
翔
的
百
一
米
欄
，
無
疑
，
不

僅
是
國
人
的
看
點
，
更
會
成
為
全
世
界
的
看

點
。
近
來
，
網
上
關
於
劉
翔
的
一
些
不
太
樂

觀
的
消
息
很
多
，
他
的
壓
力
也
可
想
而
知
。

劉
翔
若
能
衛
冕
奧
運
男
子
百
一
米
欄
冠
軍
，
當
然
是
大
喜
；
若
未

能
如
願
獲
得
金
牌
，
國
人
也
不
必
失
望
、
罵
街
。
不
管
怎
樣
，
他

都
是
我
們
的
驕
傲
。
贏
得
起
也
輸
得
起
，
平
和
的
面
對
勝
利
或
失

敗
，
這
才
是
我
們
大
國
國
民
應
有
的
風
範
！

奧
運
來
了
！
奧
運
聖
火
在
蘇
州
站
傳
遞
時
，
我
們
全
家
特
意

趕
到
了
現
場
，
臉
上
貼
着
奧
運
標
誌
，
手
中
揮
舞
着
國
旗
，
跟
着

火
炬
手
撒
貝
寧
高
喊
：
中
國
加
油
、
奧
運
，
加
油
！
看
着
那
熊
熊

燃
燒
的
聖
火
，
一
時
間
，
覺
得
奧
運
離
我
們
是
如
此
之
近
，
近
得

我
伸
手
就
可
以
觸
摸
。
這
些
天
，
每
當
聽
到
那
首
百
名
歌
星
一
起

唱
的
《
北
京
歡
迎
您
》
時
，
就
覺
得
特
別
溫
暖
，
特
別
鼓
舞
人
心

。
奧
運
不
僅
僅
屬
於
那
些
在
賽
場
上
拚
搏
的
運
動
員
們
，
也
屬
於

我
們
這
些
普
普
通
通
的
人
，
屬
於
北
京
，
屬
於
中
國
，
屬
於
全
世

界
，
一
樣
的
歡
樂
一
樣
的
夢
啊
！

申
奧
成
功
這
七
年
時
間
裡
，
我
國
投
入
了
大
量
的
人
力
、
物

力
、
財
力
來
籌
辦
奧
運
會
，
鳥
巢
體
育
館
、
水
立
方
游
泳
中
心
等

三
十
五
座
體
育
館
相
繼
拔
地
而
起
…
…
如
今
，
我
們
申
辦
奧
運
會

時
所
作
出
的
承
諾
都
已
經
達
標
。
看
到
北
京
所
作
出
的
巨
大
努
力
，
奧
委
會
主
席
羅

格
給
北
京
投
下
了
莊
嚴
的
信
任
票
。

從
奧
林
匹
亞
到
萬
里
長
城
，
從
浪
漫
的
雅
典
到
神
奇
的
北
京
，
我
們
一
直
在
祈

盼
着
，
感
受
着
。
不
是
每
個
人
都
有
機
會
站
在
奧
運
賽
場
的
，
但
是
，
奧
運
精
神
已

在
許
多
中
國
人
的
心
裡
落
地
生
根
。
有
人
說
，
在
地
球
這
個
蔚
藍
色
的
星
球
上
，
人

類
的
大
聚
會
無
外
乎
有
兩
種
：
一
是
戰
爭
，
仇
恨
和
利
益
是
它
的
種
籽
，
生
靈
塗
炭

、
滿
目
瘡
痍
；
二
是
奧
運
會
，
化
干
戈
為
玉
帛
是
它
的
宗
旨
，
人
們
為
和
平
而
來
，

滿
載
友
誼
而
歸
。

二
○
○
八
年
八
月
八
日
，
全
世
界
的
目
光
都
會
聚
焦
中
國
、
聚
焦
北
京
，
我
們

準
備
好
了
，
滿
懷
激
情
的
去
赴
一
個
必
定
會
載
入
史
冊
的
奧
運
盛
宴
，
祝
福
北
京
、

祝
福
奧
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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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月
二
十
日
上
午
，
我
冒
雨
到
八
寶
山

送
別
蘇
星
。
走
出
告
別
廳
，
依
然
大
雨
滂
沱

，
久
久
不
止
，
在
北
京
的
春
天
很
少
見
。
天

淚
為
他
送
行
。

我
一
九
六
四
年
大
學
畢
業
分
配
到
《
紅

旗
》
雜
誌
社
，
在
新
成
立
的
第
八
組
編
輯

《
內
部
未
定
稿
》
。
此
前
《
紅
旗
》
雜
誌
有

七
個
編
輯
組
，
蘇
星
是
經
濟
組
的
組
長
。
報
到
不
久
即
被
派
往
通

縣
參
加
農
村
﹁四
清
﹂
運
動
，
蘇
星
是
我
所
在
的
宋
莊
公
社
翟
里

大
隊
第
二
生
產
隊
﹁四
清
﹂
工
作
組
的
組
長
。
﹁文
化
大
革
命
﹂

中
又
和
蘇
星
一
起
在
﹁五
七
幹
校
﹂
幾
年
。
因
為
是
老
領
導
和
經

濟
研
究
同
行
，
又
同
在
北
京
，
近
三
十
年
來
不
斷
有
些
交
往
。

去
年
二
月
聽
說
他
患
病
，
我
曾
到
他
家
裡
看
望
。
他
說
是
食

道
癌
，
每
周
到
醫
院
作
一
次
治
療
，
同
時
用
中
西
藥
物
。
他
告
訴

我
，
還
想
再
做
兩
件
事
：
一
件
是
編
一
本
《
我
的
理
論
生
涯
》
，

不
少
是
現
成
的
稿
子
，
需
要
新
寫
的
不
多
；
一
件
是
修
訂
《
新
中

國
經
濟
史
》
，
主
要
是
補
充
和
更
換
一
些
材
料
，
核
實
一
些
事
實

，
這
要
費
些
功
夫
。
對
於
一
個
年
過
八
十
並
且
身
患
絕
症
的
人
來

說
，
這
並
不
是
容
易
的
事
，
更
何
況
，
蘇
星
寫
東
西
從
來
都
是
自

始
至
終
自
己
動
手
。
但
見
他
泰
然
自
若
，
平
靜
一
如
往
日
，
我
心

裡
踏
實
不
少
。
蘇
星
除
了
讀
書
寫
作
，
沒
有
別
的
愛
好
，
只
是
多

年
習
慣
，
每
晚
喝
白
酒
一
二
両
，
佐
以
幾
粒
花
生
米
。
晚
年
酒
量

增
加
，
並
且
愛
喝
滾
燙
熱
茶
，
不
知
食
道
癌
是
否
和
這
種
生
活
習

慣
有
關
。

八
月
收
到
蘇
星
簽
名
本
《
我
的
理
論
生
涯
》
，
字
跡
已
經
顫

抖
得
厲
害
。
《
新
中
國
經
濟
史
》
修
訂
本
印
成
時
，
他
已
經
病
危

住
進
醫
院
。
我
從
中
央
黨
校
出
版
社
看
到
書
稿
的
改
樣
，
有
些
字

跡
顫
抖
得
幾
乎
難
以
辨
認
，
由
此
可
見
他
的
頑
強
和
執
著
，
很
受

感
動
，
也
有
些
悲
愴
。
這
是
他
留
給
讀
者
的
最
後
的
心
血
。

蘇
星
長
期
從
事
教
學
和
編
輯
工
作
。
建
國
初
期
在
中
國
人
民

大
學
任
教
，
一
九
五
九
年
調
任
北
京
市
委
《
前
線
》
雜
誌
編
輯
部

副
主
任
，
一
九
六
一
至
一
九
六
六
年
任
《
紅
旗
》
雜
誌
經
濟
組
副

組
長
、
組
長
。
一
九
七
九
年
以
後
主
持
過
《
紅
旗
》
雜
誌
和
《
求

是
》
雜
誌
的
工
作
，
一
九
八
八
至
一
九
九
八
年
擔
任
過
十
年
中
共

中
央
黨
校
副
校
長
。
在
繁
重
的
教
學
和
編
輯
工
作
之
餘
從
事
經
濟

研
究
，
竟
能
有
專
著
和
文
集
十
多
種
問
世
。
其
中
最
廣
為
人
知
的

，
是
他
和
于
光
遠
共
同
主
編
的
《
政
治
經
濟
學
（
資
本
主
義
部
分

）
》
教
科
書
；
他
自
己
用
力
最
多
也
最
看
重
的
，
是
《
新
中
國
經

濟
史
》
。
一
九
九
九
年
《
新
中
國
經
濟
史
》
初
版
時
，
他
寫
過
一

篇
《
積
之
四
十
年
》
，
詳
細
敍
述
醞
釀
和
寫
作
的
經
過
，
說
為
寫

這
本
書
，
從
積
累
資
料
、
參
加
各
種
會
議
、
深
入
調
查
研
究
、
專

題
寫
作
到
集
中
精
力
成
書
，
大
約
花
了
四
十
年
時
間
。
如
果
從
一

九
五
六
年
開
始
積
累
資
料
，
到
二
○
○
七
年
補
充
和
修
訂
，
那
就

是
五
十
年
時
間
了
。
可
以
說
，
這
是
他
一
生
的
心
血
。

《
新
中
國
經
濟
史
》
從
醞
釀
到
成
書
，
前
後
經
歷
四
十
年
或

者
說
五
十
年
，
但
集
中
精
力
寫
作
則
是
在
一
九
九
六
年
到
一
九
九

九
年
，
即
他
七
十
歲
到
七
十
三
這
三
年
。
此
前
雖
然
有
多
年
積
累

，
但
由
於
負
責
教
學
和
雜
誌
編
輯
工
作
，
專
門
從
事
研
究
的
時
間

畢
竟
不
多
。
為
了
能
集
中
時
間
研
究
新
中
國
經
濟
史
，
他
在
九
十

年
代
初
為
自
己
定
了
十
條
守
則
，
其
中
包
括
：
不
掛
名
主
編
、
副

主
編
和
編
委
會
主
任
；
不
給
校
外
收
費
班
講
課
；
不
專
程
到
外
地

講
學
；
不
擔
任
經
濟
實
體
或
準
經
濟
實
體
以
及
民
辦
高
校
的
董
事

長
、
名
譽
董
事
和
顧
問
；
不
擔
任
和
經
濟
學
無
關
的
學
會
、
研
究

會
的
會
長
、
顧
問
或
理
事
；
不
擔
任
掛
靠
在
中
央
黨
校
的
學
會
、

研
究
會
的
會
長
，
等
等
。
平
日
十
分
謙
虛
隨
和
的
蘇
星
，
這
裡
表

現
得
多
麼
堅
定
和
特
立
獨
行
！
為
了
爭
取
時
間
，
他
更
於
一
九
九

五
年
兩
次
寫
信
給
當
時
的
中
共
中
央
黨
校
校
長
胡
錦
濤
同
志
，
請

求
辭
去
中
共
中
央
黨
校
副
校
長
職
務
，
並
終
於
獲
准
。
他
在
信
中

說
：
﹁我
想
搶
一
點
時
間
，
撰
寫
一
本
《
新
中
國
經
濟
史
》
。
我

親
身
經
歷
了
這
一
歷
史
時
期
，
而
且
一
直
在
積
累
這
方
面
的
資
料

和
研
究
一
些
專
題
，
具
有
我
這
樣
條
件
的
人
現
在
已
經
不
多
。
這

本
書
如
果
寫
得
好
，
對
於
人
們
正
確
認
識
過
去
，
自
覺
地
建
設
中

國
特
色
的
社
會
主
義
可
能
會
有
一
點
用
處
。
我
現
在
身
體
還
好
，

能
集
中
精
力
做
一
點
事
情
，
年
紀
再
大
怕
就
寫
不
成
了
。
﹂
這
又

是
多
麼
清
醒
明
智
和
難
能
可
貴
的
決
定
！

《
新
中
國
經
濟
史
》
用
大
量
翔
實
的
史
料
，
包
括
統
計
資
料

、
當
事
人
回
憶
、
有
關
研
究
成
果
以
及
作
者
親
身
工
作
經
歷
中
的

寶
貴
積
累
，
簡
明
扼
要
地
反
映
了
新
中
國
經
濟
發
展
的
基
本
歷
程

。
對
於
新
中
國
經
濟
發
展
中
的
重
大
事
件
，
例
如
國
有
經
濟
的
產

生
和
發
展
，
幾
個
五
年
計
劃
的
編
制
和
執
行
過
程
，
﹁大
躍
進
﹂

和
人
民
公
社
化
運
動
，
都
有
脈
絡
清
楚
的
交
代
。
作
者
擺
脫
完
全

按
年
代
順
序
而
突
出
重
點
問
題
的
框
架
設
計
，
恰
當
地
把
握
了
建

國
後
五
十
年
經
濟
發
展
和
政
治
變
動
的
關
係
。
對
於
有
重
大
影
響

的
政
治
事
件
，
例
如
一
九
五
九
年
的
﹁反
右
傾
﹂
、
﹁文
化
大
革

命
﹂
和
十
一
屆
三
中
全
會
，
都
結
合
其
對
經
濟
發
展
的
影
響
而
作

了
分
寸
恰
當
的
表
述
。
這
不
是
一
本
純
學
術
著
作
，
但
也
不
是
以

經
濟
資
料
作
實
例
的
政
治
教
材
，
而
是
追
求
歷
史
研
究
和
政
治
路

線
教
育
相
結
合
的
經
濟
史
書
。
作
者
主
要
是
寫
給
年
輕
人
看
的
，

我
以
為
做
到
了
以
史
見
政
，
寓
政
於
史
，
便
於
讀
者
從
新
中
國
經

濟
發
展
的
歷
史
，
理
解
黨
領
導
中
國
人
民
探
索
前
進
道
路
的
艱
辛

歷
程
，
從
中
受
到
真
切
的
政
治
路
線
教
育
。
這
本
書
文
風
樸
實
，

深
入
淺
出
，
枯
燥
的
經
濟
史
能
夠
娓
娓
道
來
，
敍
事
舉
百
端
而
能

見
其
概
要
，
使
外
行
人
有
閱
讀
興
趣
，
內
行
人
讀
了
也
能
受
益
，

這
是
同
類
經
濟
史
著
作
中
不
多
見
的
。

蘇
星
是
有
心
人
，
為
寫
《
新
中
國
經
濟
史
》
積
累
了
不
少
稀

有
的
資
料
。
中
共
中
央
黨
校
出
版
社
二
○
○
○
年
出
版
的
近
五
十

萬
字
的
《
新
中
國
經
濟
史
資
料
選
編
》
，
就
是
其
中
的
一
部
分
。

這
些
資
料
，
大
部
分
是
在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和
六
十
年
代
，
由
中

共
中
央
宣
傳
部
和
《
紅
旗
》
雜
誌
社
約
人
撰
寫
或
者
編
印
的
，
屬

於
內
部
資
料
，
印
發
的
範
圍
很
窄
。
編
寫
這
些
資
料
的
人
，
多
是

社
會
主
義
改
造
和
建
設
的
親
歷
者
，
所
說
情
況
翔
實
具
體
。
蘇
星

在
﹁文
化
大
革
命
﹂
中
受
到
衝
擊
，
但
把
這
些
資
料
一
直
小
心
地

放
在
身
邊
，
從
北
京
帶
到
﹁五
七
幹
校
﹂
，
又
從
﹁五
七
幹
校
﹂

帶
回
北
京
，
使
這
些
資
料
得
以
完
整
保
存
。
現
在
別
的
單
位
或
個

人
恐
怕
不
會
再
有
這
些
資
料
了
，
所
以
顯
得
珍
貴
。
蘇
星
保
存
下

來
的
，
還
有
他
一
九
六
一
年
十
月
至
十
二
月
，
參
加
陳
雲
召
開
的

煤
炭
、
鋼
鐵
工
作
座
談
會
近
十
五
萬
字
的
記
錄
，
二
○
○
五
年
由

中
共
中
央
黨
校
出
版
社
出
版
，
是
一
份
難
得
的
經
濟
史
料
。
三
十

三
次
座
談
會
，
每
次
都
有
記
錄
，
每
個
人
的
發
言
和
插
話
都
有
記

錄
，
反
映
着
蘇
星
一
貫
的
一
絲
不
苟
的
工
作
精
神
。
蘇
星
多
次
說

過
，
參
加
這
些
座
談
會
對
他
寫
作
新
中
國
經
濟
史
有
很
大
啟
發
。

這
裡
我
想
說
一
件
和
這
次
煤
炭
工
作
座
談
會
以
及
蘇
星
有
關

的
事
。
一
九
八
○
年
內
部
發
行
的
《
陳
雲
同
志
文
稿
選
編
（
一
九

五
六
年
至
一
九
六
二
年
）
》
，
收
有
一
篇
《
在
煤
炭
工
作
座
談
會

上
的
講
話
》
，
標
明
時
間
是
一
九
六
一
年
十
月
，
稿
子
是
從
陳
雲

辦
公
室
得
到
的
。
一
九
八
六
年
《
陳
雲
文
選
》
公
開
出
版
發
行
，

陳
雲
在
審
閱
書
稿
時
說
，
這
篇
文
章
不
是
他
寫
的
，
他
在
煤
炭
工

作
座
談
會
上
沒
有
講
話
。
雖
然
陳
雲
一
九
六
一
年
十
月
主
持
過
煤

炭
座
談
會
，
而
且
文
章
從
文
風
到
內
容
都
很
像
陳
雲
的
，
還
是
撤

掉
了
。
我
參
加
《
陳
雲
文
選
》
的
編
輯
工
作
，
也
知
道
蘇
星
參
加

過
陳
雲
主
持
的
煤
炭
工
作
座
談
會
，
就
把
這
個
情
況
告
訴
蘇
星
，

以
求
進
一
步
落
實
。
蘇
星
說
，
那
篇
文
章
是
他
當
時
根
據
陳
雲
在

座
談
會
上
的
多
次
插
話
和
整
個
座
談
會
的
精
神
整
理
的
。
現
在
讀

到
公
開
出
版
的
蘇
星
記
錄
，
陳
雲
確
實
只
有
插
話
而
並
沒
有
正
式

講
話
。作

為
經
濟
學
家
，
蘇
星
很
注
重
現
實
經
濟
問
題
的
調
查
研
究

。
所
以
，
他
的
經
濟
著
作
，
儘
管
理
論
思
考
未
必
都
很
深
，
但
都

很
扎
實
，
絕
沒
有
不
着
邊
際
的
空
論
。
《
新
中
國
經
濟
史
》
凝
結

着
他
調
查
研
究
的
成
果
，
他
的
一
些
比
較
抽
象
的
經
濟
理
論
著
作

，
例
如
《
社
會
主
義
再
生
產
的
理
論
與
實
踐
》
，
也
是
以
現
實
經

濟
問
題
的
調
查
研
究
為
基
礎
的
，
在
廣
義
上
也
可
以
說
是
新
中
國

經
濟
史
研
究
。
前
幾
年
學
習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
蘇
星
自
選
集
》
，

四
十
一
篇
文
章
中
有
七
篇
實
際
經
濟
問
題
的
調
查
，
加
上
兩
篇
關

於
調
查
研
究
的
文
章
，
共
九
篇
，
在
那
一
套
﹁學
習
理
論
文
庫
﹂

幾
十
位
理
論
家
的
自
選
集
中
是
最
多
的
。
﹁文
化
大
革
命
﹂
中
在

﹁五
七
幹
校
﹂
，
有
一
次
我
和
蘇
星
被
分
派
去
華
北
製
藥
廠
拉
製

藥
的
廢
棄
物
﹁泔
水
﹂
，
用
作
豬
飼
料
。
排
子
車
上
裝
一
個
舊
汽

油
桶
盛
泔
水
，
我
駕
轅
，
他
在
旁
拉
一
條
繩
作
輔
助
，
來
回
大
半

天
時
間
，
一
路
漫
無
邊
際
地
閒
聊
。
大
概
是
因
為
被
批
判
為
修
正

主
義
，
能
否
再
回
北
京
也
很
渺
茫
，
他
有
些
感
慨
，
說
今
後
搞
經

濟
研
究
，
恐
怕
非
長
期
在
基
層
不
可
。
我
說
那
樣
太
閉
塞
，
可
能

成
為
費
爾
巴
哈
晚
年
。
雖
然
我
的
說
法
也
許
不
無
道
理
，
但
終
究

只
不
過
是
徒
託
空
言
的
一
種
﹁說
法
﹂
而
已
，
蘇
星
卻
勇
敢
面
對

現
實
並
且
身
體
力
行
，
在
極
其
艱
難
的
條
件
下
，
對
﹁五
七
幹
校

﹂
的
所
在
地
石
家
莊
郊
區
杜
北
公
社
東
營
大
隊
作
了
經
濟
調
查
，

僅
《
我
的
理
論
生
涯
》
一
書
中
記
述
的
梗
概
就
有
三
千
多
字
。
他

的
《
我
國
農
業
的
社
會
主
義
道
路
》
一
書
，
也
是
在
﹁五
七
幹
校

﹂
寫
成
的
。
這
本
書
雖
然
難
免
受
到
當
時
﹁左
﹂
的
思
想
影
響
，

而
且
作
者
多
次
作
過
嚴
肅
的
自
我
批
評
，
但
畢
竟
為
日
後
的
研
究

打
下
了
至
少
是
史
料
搜
集
整
理
方
面
的
基
礎
。

二
○
○
○
年
收
到
蘇
星
寄
的
初
版
《
新
中
國
經
濟
史
》
時
，

我
曾
寫
信
給
他
說
書
收
到
了
，
容
讀
後
報
告
感
想
，
但
當
時
並
沒

有
兌
現
。
在
他
生
命
垂
危
的
時
候
，
今
年
三
月
二
十
日
，
我
到
三

○
一
醫
院
看
望
，
那
天
恰
逢
他
精
神
好
，
神
志
清
醒
而
且
能
夠
言

語
，
我
說
了
對
《
新
中
國
經
濟
史
》
的
看
法
，
並
且
感
謝
他
幾
十

年
來
對
我
的
幫
助
。
他
有
些
激
動
，
緊
握
着
我
的
手
，
說
：
謝
謝

你
，
再
見
了
。
生
離
死
別
，
都
忍
不
住
熱
淚
雙
流
。
我
再
三
回
首

不
忍
離
去
，
他
一
直
目
送
我
離
開
病
房
。

時
間
過
得
真
快
。
一
九
六
四
年
參
加
農
村
﹁四
清
﹂
運
動
時

，
蘇
星
只
有
三
十
八
歲
，
但
已
經
明
顯
謝
頂
，
慢
條
斯
理
，
謹
言

慎
行
，
儼
然
一
副
老
教
授
派
頭
。
他
一
生
保
持
着
這
種
風
格
。
近

來
重
新
讀
了
他
的
一
些
著
作
和
自
述
性
文
章
，
有
不
少
感
慨
，
也

不
免
引
起
許
多
往
事
的
回
憶
。
這
篇
文
章
，
算
是
實
踐
我
的
諾
言

，
也
是
對
蘇
星
的
一
點
紀
念
。

（
二
○
○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

垂釣，誰不期待滿載而歸。
然而，我卻相反，希望空釣而回，我

想，這樣才不失垂釣的那份淡泊，那份寧
靜，那份無憾的心情，那份回歸自然的情
趣……也不致於擊碎魚兒們的悠閒、自由
和生命。

我這一心境始於一次垂釣——是那次垂釣使我領悟垂釣的
真諦——這當然僅僅是我個人的認識。

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春日，我照例來到我熟悉的郊外那條
小河，坐在我常坐的那塊長滿青草的土堆上，放下魚鈎——這
是我無數垂釣中的一次，而往往的每次垂釣，我很少空手而歸
，少則數條，多則十幾條，不僅每每成為我和我家人的美味佳
餚。而是還省下不少小菜錢。

周圍很靜很靜，彷彿聽得見釣鈎周圍水波擴散的聲音。我
也感到自己是出奇的平靜，心的跳動聲都聽得清清楚楚。平日
裡的煩惱、憂慮、不安、困惑……這一刻都化作絲絲青煙消失
得無蹤無影。我真希望我能永遠沉醉於這迷人的環境中，不再
回到塵世中去。但是，在我的視線中，突然冒出了一個又一個
的水泡，從河的中央劃成一條直線朝着我垂釣的位置而來。憑
經驗，我判斷出這是一條魚——一條不小的魚，也許是它聞到
了餌的清香，也許它看到了那份 「佳餚」……

不知怎的，這一次我卻一反以往的興奮，竟緊張得喉嚨裡
冒出了一種我本人聽得清清楚楚的聲音：啊，別咬鈎，千萬不
要咬鈎！否則，你將會失掉現在這份悠閒，這份自由……而我
，也將失去這份淡泊，這份寧靜，這份美妙，這份無憾的心情
，這份回歸自然的情趣……

然而，魚畢竟是魚，它聽不到也聽不懂我對它說的話，水
泡已冒到了魚鈎邊，我似乎看到了它正張開嘴巴……我悄悄地
但又急速地提起魚桿，搶在它沒有咬住餌兒前的那一瞬間，望
着魚鈎下滴的水珠，我長長地舒了口氣。而那條魚，我想他這
一定感到很失望，因為到嘴的佳餚忽然消失得無影無蹤。

於是，我收拾釣具破天荒地空鈎而歸，以後也次次如此。
實現了釣與不釣的轉變。我想，魚雖非人，但若換成我自己，
被人 「釣」了去，又會怎麼樣！那麼，我又何必要去引誘它們
上鈎呢？它們是無辜的，我不應該擊碎它們的悠閒、它們的自
由、它們的生命。後來，我從姜太公姜子牙這位先賢中受到啟
迪，把彎鈎改為直鈎垂釣，這樣魚能吃到它們喜歡吃的美味佳
餚，卻毫無被釣之險。

由此推及人生，我領悟到：如果把人生比作垂釣，那麼，
有時候也是很有必要悄悄地但又需急速地收起 「魚鈎」的。不
然，釣到的也許是一條大魚，但也有可能是一條毒蛇。

美
國
經
濟
學
家
近
來
發
覺
並
指
出

，
現
在
的
超
市
購
物
車
比
一
九
七
五
年

時
大
了
兩
倍
。
他
們
對
購
物
車
悄
悄

﹁增
肥
﹂
的
現
象
評
價
為
：
工
具
改
變

尺
寸
的
微
妙
之
處
，
乃
是
資
本
家
操
縱

消
費
者
的
一
個
﹁計
謀
﹂
。

這
個
觀
點
引
起
我
的
興
趣
，
於
是

，
我
開
始
注
意
超
市
裡
的
購
物
車
。
大
多
數
購
物
車
的
﹁身

材
﹂
均
夠
得
上
﹁魁
梧
﹂
│
│
它
們
大
到
什
麼
程
度
？
經
常

會
有
家
長
把
兒
童
放
在
車
裡
推
着
。
由
於
車
子
過
大
，
如
果

消
費
者
只
買
一
點
點
東
西
，
用
不
着
店
家
提
示
，
自
個
兒
就

會
覺
得
不
好
意
思
。
一
位
女
士
說
，
推
着
購
物
車
在
超
市
裡

逛
，
耳
邊
彷
彿
聽
到
一
個
指
令
：
﹁請
裝
滿
它
，
裝
滿
它
吧

。
﹂
所
以
每
逛
一
趟
超
市
，
她
都
會
將
一
些
並
不
需
要
的
商

品
買
回
家
。
這
個
現
象
真
是
對
學
者
觀
點
的
絕
妙
闡
述
。

許
多
人
沒
留
神
，
他
們
的
心
裡
還
有
一
輛
體
積
龐
大
的

﹁購
物
車
﹂
，
由
於
時
常
﹁超
載
﹂
，
常
常
把
生
活
變
成
另

外
一
種
模
樣
。
譬
如
，
一
個
人
過
於
講
究
面
子
，
他
就
不
會

在
小
飯
館
裡
宴
請
客
戶
；
由
於
過
度
追
求
代
步
工
具
上
檔
次

，
某
級
官
員
或
財
主
出
門
，
必
須
坐
像
卡
車
一
樣
大
的
轎
車

，
而
且
從
不
考
慮
油
耗
，
更
不
擔
心
尾
氣
的
排
放
。
假
如
某

人
買
了
一
套
大
房
子
，
他
也
可
能
從
此
不
願
意
再
與
普
通
人

為
鄰
。
一
次
，
我
到
京
城
回
龍
觀
小
區
友
人
家
中
做
客
，
那

是
一
套
相
當
寬
綽
的
經
濟
適
用
房
，
裝
修
、
布
置
都
不
俗
氣

。
不
料
女
主
人
卻
侷
促
不
安
地
一
再
向
客
人
解
釋
：
她
的
鄰

居
﹁並
不
都
是
﹃窮
人
﹄
。
﹂
其
實
，
鄰
居
的
窮
富
和
這
次

聚
會
有
什
麼
關
係
？
還
聽
一
位
白
領
麗
人
發
牢
騷
：
某
日
應

邀
出
席
重
要
活
動
，
可
她
那
套
國
際
名
牌
服
裝
偏
偏
送
去
洗

了
，
只
好
臨
時
換
了
一
身
普
通
時
裝
。
不
想
這
件
事
害
得
她

一
整
天
無
精
打
采
，
特
別
﹁缺
乏
自
信
﹂
。
顯
然
，
這
些
都

是
﹁購
物
車
效
應
﹂
惹
的
禍
。

﹁購
物
車
﹂
就
像
一
個
貪
婪
的
﹁巨
胃
﹂
，
能
把
一
切

都
吞
掉
。
西
方
媒
體
曾
建
議
，
應
從
中
國
的
菜
單
上
把
魚
翅

湯
刪
掉
。
它
們
批
評
道
：
中
國
的
經
濟
繁
榮
導
致
對
這
種
象

徵
身
份
的
食
品
需
求
猛
增
：
聯
合
國
估
計
，
每
年
至
少
有
三

千
萬
片
鯊
魚
翅
經
香
港
進
口
，
且
呈
上
升
趨
勢
。
漁
民
通
常

只
割
掉
魚
翅
，
便
將
還
活
着
的
鯊
魚
拋
回
海
裡
。
儘
管
這
種

﹁割
鰭
﹂
行
徑
為
許
多
沿
海
國
家
明
令
禁
止
，
但
對
漁
民
來

說
，
一
片
魚
翅
賣
五
十
美
元
是
筆
大
錢
。
濫
捕
和
胡
吃
，
造

成
鯊
魚
數
量
急
劇
減
少
，
受
衝
擊
最
嚴
重
的
錘
頭
雙
髻
鯊
甚

至
減
少
了
百
分
之
八
十
。

然
而
，
比
起
東
方
美
食
家
的
頭
上
﹁魚
翅
殺
手
﹂
的
大

帽
子
，
貪
吃
的
西
方
消
費
者
也
強
不
到
哪
兒
去
。
報
載
，
歐

洲
猛
然
間
成
為
世
界
上
最
大
的
水
產
品
消
費
市
場
，
每
年
的

花
費
超
過
一
百
四
十
億
歐
元
，
一
些
珍
稀
魚
品
成
為
英
國

﹁最
昂
貴
的
走
私
品
﹂
。
由
於
歐
洲
人
的
餐
桌
越
來
越
依
靠

全
球
捕
撈
船
隊
的
供
給
，
為
了
滿
足
貪
婪
食
客
的
口
腹
之
慾

，
捕
魚
船
隊
正
加
速
着
全
球
海
洋
資
源
的
耗
竭
。
那
些
大
船

的
巨
型
拖
網
給
環
境
帶
來
危
害
，
摧
毀
了
珊
瑚
，
甚
至
把
賣

不
出
去
的
小
魚
也
撈
上
岸
。
據
統
計
，
全
球
每
年
捕
魚
量
達

九
千
萬
噸
，
其
中
大
約
有
三
千
噸
被
扔
掉
了
。
如
此
說
來
，

東
西
方
﹁購
物
車
﹂
兩
相
比
較
，
堪
稱
半
斤
八
両
。

顯
而
易
見
，
沿
着
﹁購
物
車
﹂
的
車
轍
走
，
人
類
社
會

前
景
恐
怕
不
妙
。
我
同
意
美
國
學
者
的
分
析
，
這
個
﹁購
物

車
效
應
﹂
無
疑
是
個
﹁陰
謀
﹂
。
如
果
不
想
上
它
的
當
，
就

必
須
在
內
心
嚴
格
控
制
﹁購
物
車
﹂
的
尺
寸
，
決
不
叫
它
隨

意
﹁擴
容
﹂
或
﹁超
載
﹂
。

顯
而
易
見
，
那
些
滿
足
基
本
需
求
的
小
號
﹁購
物
車
﹂

裡
盛
滿
平
靜
的
愉
悅
，
而
大
號
﹁購
物
車
﹂
裡
面
卻
不
免
裝

載
了
貪
婪
和
揮
霍
。

蘇
星
和
他
的
《
新
中
國
經
濟
史
》

王
夢
奎

一樣的歡樂 一樣的夢 郁海紅

你
的

﹁購
物
車
﹂
有
多
大
？

林

鳴

不釣 魏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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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夢奎（右）與蘇星合影

我所住的大院門口，沿街門臉
第一間，是一家主要做早點的小吃
店。說是主要做早點，是因為這家
店每天開到上午十點左右就關門了
。到了下午五點鐘左右，店門重開
，店老闆夫婦倆又開始在店裡活麵

發麵，準備第二天早上的小吃。一般和好的麵就放在
一隻大盆裡，上面用保鮮膜覆蓋着。大盆就放在店門
口的地上。不知道是因為通風的需要，還是店裡面根
本就沒有地方放。

店大概也就不到十個平方。大門口的捲簾閘門拉
起來之後，臨街就是一隻油鍋，這是用來炸油條的。
鍋邊緊靠着的是一個烤燒餅的大鐵桶。每天早上，街
人不少在這裡買早點。這裡早點其實極為簡單，就是
油條和燒餅。說也奇怪，這家早點店就餐環境並不怎
麼樣，店裡面緊巴巴地擠着擺了兩張小桌子，同時只
能夠讓四五個吃客在裡面用餐，但這裡的生意看上去

一直不錯。這大概也是為什麼小店儘管每天只經營一
餐早點，卻還付得起房租的原因所在。

不過有一點需要承認，那就是這個小吃店裡經管
經營品種少，但燒餅和油條都很合人胃口。不管是周
圍的住戶，還是路邊的行人，大多習慣在這家小吃店
買早點。我原本也不討厭這家店裡的油條和燒餅，但
在家人的一再堅持之下，為了自身的健康，只得放棄
了對於油條的愛好。偶爾還去這家店裡買個燒餅，一
邊吃一邊翻着店邊報攤上買的報紙，算是囫圇吃了頓
早餐，也就是武漢人說的 「過了早」。

當然這樣的機會也並不多。更多時候還是在家裡
規規矩矩地用早點。不過，儘管小吃店就在大院門口
，而且時常從門口經過，卻一直不知道小店還有個名
字。早幾天陪着家人看完了吳宇森的《赤壁》，回來
經過這家小吃店。不經意地抬頭一看，小吃店竟然有
一個店名，叫 「吳王小吃」。

這個發現不僅讓我啞然。剛看完的《赤壁》裡面

的那個一直韜光養晦、期待着寶劍出鞘之日的孫權，
不就是吳王嗎？大概那時候他還是吳侯，還沒有稱王
。或許也已經稱王，正努力爭取三分天下，登基稱帝
呢。

小店是否跟孫權有關，也不好說。因為孫權祖籍
富陽龍門鎮，距離杭州並不遠。或許小店主人就是從
龍門鎮出來的，甚至與孫權還有點什麼淵源瓜葛。借
吳王的名頭，為小店增添點光輝，亦未可知。不過有
一點，如果貴為天子的孫權，知道了一千多年之後有
人打着他的名頭買油條和燒餅，也不知道會作何感想
。其實，或許小店的名字不過是店主人夫婦姓氏的組
合，一姓吳，一姓王，合在一起就成了「吳王小吃」。
這樣的解釋也甚為合理。只是並沒有前去問個究竟。

只是有一天，聽家人說起，她曾經聽店主人夫婦
說起過店裡的生意，總歸還是不錯，因為他們正在鄉
下建房子，每年建一層。而建房子的錢，就是 「吳王
小吃」店裡這一年的收入。

吳
王
小
吃
段
懷
清


